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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教育要使被教育者向着理想目标发展，然而教育成效即被教育者进入社会后最终的变化却往往令人失望。教育应当变革：在主流系统的教育中辩证地统一非教育。非教育，是从人的心理最深处根本原因出发的新的教育认识，肯定个体本能存在和发挥的合理性。与传统教育相反，非教育最终的目的和实质是为了使受教育者得到个体生命最有意义和最为幸福的生活，其实施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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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进行教育可以说与其生而俱来，而且所有的教育都是要使被教育者向着正义、善良、美好的理想目标发展，尽管这种理想目标在某一历史时期有其相对的内涵。然而，教育的成效即被教育者进入社会后最终的发展变化却往往是令人失望的，——不过，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由此，笔者联想到这样一个话题：教育能不能有这样的变革，在主流的系统的达到总目标趋势的教育中恰当地安排一些反面的东西，即进行一定的恶的教育，指导或者任由学生去做一些非正义、非善良、非美好即假恶丑的事情。或者说，在教育的同时，还要重视进行教育的另一面，开展一定的逆向教育。也许，这样一来，更有利于被教育者的成长－－被教育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既往教育只重视的那种单向度的人，防止既往教育所不能预防的畸变。如此认识，可以称为“非教育”。

     


                 传统教育的失误和教育的变革
    既往教育不能保证被教育者成为它所要求的人，特别是一些相当悠久严密的传统教育便是如此。在人们的直线式企望中，常常看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反常结果。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历代大教育家》一书中写到的明代改革家、教育家张居正的教育悲剧。作为主管教育小皇帝的太傅，张居正又是所谓的顾命大臣，同时位居首辅－－宰相之职十年，大权在握，恰好又有皇太后的全力辅佐。教师指导学生，一起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他的教育工作条件在封建社会来说，相当优越。而太傅本人在教育小皇帝上可谓鞠躬尽粹，死而后已。小皇帝果然被培养成长起来，完全符合教育目标的各项要求，看来天下从此要出现几千年才能有一个的圣主，追踪尧皇帝所培养（其实是选拔人才和下放煅炼）的舜帝了。可惜事与愿违，费尽心机的培养不如清代那个小皇帝康熙的自学成才。好学生年纪二十岁在封建社会已是成人已冠之时，张居正和太后相继去世。小皇帝忽然发生变化，好似脱缰野马，为所欲为。在太监的诱导下，人性中一直被束缚压抑的一切恶的东西大发作了。圣贤教师的教育工作，其实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内圣外王”的传统教育，产生了一次巅覆。这在当时应当说是天塌地陷的大事。

    还有一个例子，是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教育的失败。在著名小说《白鹿原》中，白嘉轩、朱圣人按照封建传统道德伦理教育出来的家族接班人白孝文经不起淫荡妇人的一次引诱，变做一个完全没有廉耻、不择手段的狠毒的人，竟走向昔日的另一个极端。

    传统教育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儒林外史》等文学作品中封建社会的文化人教育者的例子不必列举。拿历史事实来说。吕不韦这个以道儒法诸家杂揉的思想来教育秦始皇的教师，却被学生回报以毒死。学生秦始皇倒从此横行天下，把自己的本能发挥到了极致。最为高明的诸葛孔明的学生阿斗却是个众所周知的蠢才。不少皇帝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却不称职，不是大权旁落，就是被推翻。如明初的建文帝。倒是那些不被赏识或者自作主张的人，却能在乱中夺权，做出一番事业来。如明成祖朱棣。这些传统教育失败的例子，使我们不能不深思教育的片面，不能不深思如何才能纠正弊端、医治顽疾。

    现代教育同样如此。只要清醒一点就能看到：现实生活中自私庸俗甚至损人利己的人物和事件比比皆是，令一切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机构防不胜防--真是对几千年以至当今教育传统和教育理论的讽刺。一方面，是学校中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主导教育和社会的所谓管理，一方面是人们生命中本能的无法无天的不断突破，而且本能比起理性来更为生机旺盛，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谓的好学生一旦走入社会就会发现生活实际不是教育者说的那样单纯高尚，久而久之相当部分的学生自然变成或者经过一个痛苦的心理矛盾过程而变成一个内心黑暗但外表堂皇即口是心非或者说适应了社会的人。

    笔者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教育反复的思考中，产生了这样一个连自己也觉反常的看法：一定要考虑教育的另一面即非教育，要有意识地让被教育者做一些传统教育中所极力防范、避之唯恐不及的坏事、恶事，即非教育或恶的教育。这不是传统教育所认为的被教育者所不能避免的错事。错事不是有意识的，是可以避免或者纠正的，是一种发展道路上主体在无意识中与客观事物相矛盾所产生的曲折。而恶的教育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当然不是现代西方恶魔教式的教育、放任自流的教育），在整个教育的大前提下所做的教育的一种非常办法。

  




                     非教育的心理根源
非教育，是从人的心理最深处根本原因出发的新的教育认识。

传统教育在人的心理的认识上是片面的、呆板的。传统教育把最初的人、把小学生都当作一张白纸，称为“人之初，性本善”。还有一些提法如所谓的《新三字经》中所说“人之初，如玉璞”，即本性中没有一点烙印。这都是说：人的本性是一种完全可以由教育者任意支配的东西；教育者要居高临下地施行教育，被教育者只有接受的权利。其实，作为一个人，被教育者与教育者同样具有深层心理，哪怕他是年龄很小的未见过世面的人。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科学史上第一次揭开了人的心理的深层原因。这种原因是生而有之的生物、人类及民族的遗传，是有物质基础的本能。在层层意识的深处，每个人都有以本能为主流的无意识大海。这种本能又称为本我，完全奉行快乐原则，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冒险扩张。在本我之上，有自我（受理智的支配）和超我（受理想的支配）。一个人三个层次协调发展，便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反之则会出现人的失误。失误可以说有三种：一是本我过于膨胀，变成作恶多端的人如凶暴的杀人罪犯；一是自我过于讲究，形成一个庸俗的自私的人如小市民；一是超我过于发展，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脱离实际、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如宗教圣徒。现代教育要用三个层次的清醒的理论认识来要求被教育者，不使其产生失误，而成为一个三个层次协调发展、齐头并进以致于达到极致的人。尤其是，一定要认识到人的本能的存在既是遗传的，又是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永远存在的。

由于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肯定人的本能的存在，传统教育便产生许多畸形的成品，社会出现各种虚伪、奸诈和卑鄙的现象。我们从书籍中看到，各个时代的作者都在抱怨和反对人们的低级丑恶。被教育者走出校园脱离教育后，进入社会就会发现生活实际不是教育者说的那样。经过社会的“教育”，不少人走向了教育培养目标的反面，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往往说的是教育所讲的真理正义，特别是人们都用教育所讲的真理正义作为武器去对付他人、作为心理的桎梏去限制他人，就像古人所说的“以理杀人”。虚伪加上凶残，但这在个人来说也许是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惯性的无意识运作。人类历史上，大量出现了在真理口实下的无意识中的恶，如宗教、如“文革”运动等等。作恶者自认为是在行“善”或曰为“大理”、真理而斗争，自造辩护理由而给他人加上罪名，从而进行心底处自然存在的无情的毁灭性的攻击。

而非教育，则肯定人的本能存在和发挥的合理性。





              非教育的实质和意义
    教育应当认识到人性的“弱点”－－应当说是本性，由此出发做出相应的变革。不论是教育的目标，还是教育的理论方法，都应当进行变革。要承认被教育者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既使他的生活目标和个人愿望合理合法，又使其尽可能自由发展甚至可能在一定的程度和方面突破既有的伦理和法则。应当说，教育最终的目的和实质是为了使受教育者得到个体生命最有意义和最为幸福的生活。

    一般教育特别是传统教育却不是如此。它的目的和实质是为了等级社会的延续。在这种社会中有的不是全体成员个人的合乎情理的自由幸福，而是掌握权力的人假借集体属性主宰压抑他人的不容置疑的高超和霸权，以达到这些少数人的本能的畸形发泄。这样，不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是生存在非人的状况中。在教育过程中，它更是依靠压抑人的本性和束缚人的自由发展而存在的。即使是所谓最为理想和进步的传统教育也是如此。

    越是所谓进步的教育越是片面地讲究人的群体生命和社会的理想。它们所奉行的一切道理、学说，都为被教育者设计了一个自认为美好、相比之下也可能确实美好的人生模式以及社会道路。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切学说和道理，都忘记了这一点：为他人设计、教育他人而给他人所造成的被动。被教育者的生活由此而变得清晰简单，失去创造探索的意义和乐趣。无意义的生活是最痛苦的“生活”。最有可能发生的反而是，被教育者在自己的生命盲动中，去毫无理性地寻找感性的满足。个人需要在某种自私的行动中满足欲望，更需要在人生的追求中满足自尊心。需要一个人在对隐约模糊的前程的奋争过程中去破除种种神秘复杂的困难，从而使人生产生更高的尽可能无限的意义，在这种追求中痛苦、失败和虚无的体验竟会成为一种高级的幸福。进一步说，人在追求的过程中还会希望、或者是无意识中企求满足自己的冒险性、罪恶感，或者释放一下心理深处的各种本能（现代审美体育活动如跳伞、拳击、探险等，十分合理地作到了这一点，这在笔者的《审美体育论》一文中作了阐述）。然而，一般的教育则是使人产生被动和无意义、使人的生活定型化、无探索、无选择、无自由的教育。一般教育对真理的公认和静止，使得个人不仅失去了生命的发挥和探索的乐趣，而且失去挫折、错误和失败的刻骨铭心、永世不再、万念俱毁的情感体验，失去人之为人的奥妙复杂。再者，一般教育者运用伟人、圣贤或者说是大人物的真理发现，以传播大道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人去做一个仅仅是好公民、好人总之是一般规范化的千人一面的人，至多也只是既有高度的大人物，这也就产生了束缚和压抑，使之促发了反正是达不到伟人圣贤那种人生目标因而或者得过且过、庸常一生或者是毁灭一切、幸灾乐祸的死亡本能的心理。因此，一般的或者说是传统的纯教育的教育成效－－被教育者的最终表现是非人的。

    本文讲的教育则是新型的教育，是在整体的教育中加入了教育的另一面--非教育。简单地说，就是教育被教育者有意识地去做一些坏事、恶事，让私欲本能中的凶残野蛮、贪婪冒险等罪恶在一种有所控制的教育实验环境中发泄。例如，嫉妒、骂人、偷盗、打架、淫秽、背叛、犯上、虐待、诈骗、贪污、挥霍等，有一定限度（在特定时期不使其人性丧失、无法挽救如吸毒）或者违法的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恶的事情（其实学生已经感染到了许多）。在这种“非教育”中，被教育者得到本能释放的一定满足，享受了快感。我们所需要的是，在“非教育”感性行为之后，常常带给被教育者更多的反思。在这种理性的反思中，被教育者可能激发良知，对这种一时行为进行反复地宏观地思考，最后会得出愧悔的心理，——当然不排除会有变本加厉的现象。仅从一般的心理来讲也是这样，人在满足某种快感之后，不再那么需要这种快感了，起码不再感到新鲜和急迫，特别明显的就是人的初恋和初次性经验之后的感受－－从此大都不再为此那么痴迷和执着以致于走向极端的毁灭。逐步地让人取得释放本能的快感，至少不会产生一下子爆发的危险性。有限度地满足人的某种快感后，人们反而需要的是对于快感的反思，需要的是在这种快感之上或者更高于这种快感的理智观照的感情体验。

       


      非教育的实施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
    当然，这种“恶的教育”不是教育的目标和主流。它不是犯罪的教唆如社会低层生活中产生的小偷“学习班”、打手集团等。它类似于警校，让被教育者了解犯罪行为的过程，然而是为了制止或者不再重蹈覆辙，更清醒理智地走向理想人生的道路。这种教育，就象医学上的种牛痘疫苗式的预防措施，人尽皆知短时间的感染病毒不是让人死亡而是为了身体产生抵抗力。这种教育的目标也不是传统教育的目标，而是新的教育目标－－自由自主、情理兼备、正义智慧、全面发展的人类个体生命，他（她）充分享有人之为人、人之为个人的意义和幸福。

    也就是说，这种教育符合人类个体生命发展的趋势。笔者大胆认为：人类进步发展的趋势应当是个人的本能在越来越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合理地更大地扩展释放。相对来看，后一时期社会认可限度内的本能在前一时期可能被视为罪恶。越是有利于人的本能释放的普遍提高（直到逼近于永远达不到的极限），这种社会、这种个人、这种教育便越是进步。今天的人类社会便不同于过去的人类社会，不同之处在于个体生命的自由在科技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条件下更加提高。随意地说吧，今天的社会集团不再象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那样通过武斗去抢吃人肉了。今天的个人可以自由地乘坐飞机这一古代社会的神话般工具，今天的男女可以公开地恋爱和离婚而不必担心卫道士的虐杀。可以说，古往今来那些大人物之所以为大人物，都是本能得到最大限度甚至畸形发挥的。“这是一个人”，据说这句话是拿破仑见到歌德时说的。这句话里的含义应该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真正生活在世上的人，他享受了人应当有的一切，例如尊严、性乐趣等，他还可以做过一些错事、坏事（当然他的好事是主要的）；他是一个像曹操那样的美丑两种极端都达到了完美统一的人。马克思说：“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毛泽东求学时代的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极高之人，又是一个极卑之人。”伟大人物，尤其是社会政治斗争中的人，都在采取一些在一般的常理上是极端的行为，特别常用的就是暴力和权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照样尊崇犯过错误、做过坏事的伟人。但是，传统教育的教科书上却仅仅标明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嘉言懿行，让学生学习。为什么一到教学生怎么做的时候，却只提供了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纯粹虚幻的模式呢！传统教育理论与实际与实践的断裂是怎样的隐蔽又是怎样的明显！

    教育，非教育，单独讲那一面都会陷入片面、静止的形而上学。对待世间一切事物都应讲辩证法，讲对立统一。有了阳性的可见的主导的教育，就会有阴性的不可见的次要而必不可少的非教育，认清并对立统一两者，才能达到教育的最终目标。

看来，如果张居正或者白嘉轩在教育中采取上述非教育的认识和方法，他们的被教育者也就不会抵挡不住脱离教育后的突变或者一刹那出现的从未有过的诱惑。这是历史上常见的圣徒反而沦落的典型。这种教育悲剧不应当再出现了。那怕是浪子回头也比圣徒沦落要强得多。写出《忏悔录》这一基督教名著的圣·奥古斯丁就是浪子回头的典型。街头痞子子路拜师孔夫子成为贤人、周处杀掉其它二害后回心向善等事迹同样如此。而我们所应采取的非教育，将完全不同于“圣徒”式教育的愚蠢和“浪子”式教育的浪费，避免传统教育的悲剧。非教育，不论从整体教育改革来说还是从个体的教育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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